杜富国个人先进事迹
在医院特殊装置的跑步机上，以13分08秒的时间跑完3公里，杜富国开心得像个孩子。
负伤以来，他再也没有这么痛快的跑过。
经过半年积极治疗，杜富国身体的各项功能正在逐步恢复。
“受这么严重的伤，还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快速恢复，简直就是奇迹。”西南医院康复科主任刘宏亮说，治疗的每一天里，杜富国都在刷新恢复纪录。
显然，失去双手和双眼的巨大创伤并没有打败英雄心中的“无畏”，且这份“无畏”一直与他并肩前行。
20__年6月，中越边境第三次大面积扫雷启动，入伍5年的杜富国第一时间给连队党支部递交了请战书，申请到边境去当一名排雷战士。经过层层筛选，杜富国如愿进入扫雷队。
刚刚进队，杜富国就遇到了一个大难题，“想上雷场，还得过了专业知识考试才有资格。”
第一次专业理论考试，32分，全队倒数。
考试受挫，仅有初中文化水平的杜富国变成了“书虫”。他很清楚，扫雷是高危作业，专业知识是上雷场的“敲门砖”，是扫雷兵的“保命经”，为了早日上雷场，他开始了“士兵突击”。
“看书看到部队熄灯也不罢休，打着电筒躲在被窝里继续看。”队友们知道，“这小子”不服输。
凭着“一定要上雷场”的决心，杜富国硬是从32分慢慢增加到70分，再到90分，直至完全合格。
如愿进入雷场，穿上了心心念念的防护服，杜富国身上的劲儿更足了。
队友们给杜富国取了个“雷场小马达”的外号，因为即使面对雷场这么艰苦的作业环境，就算连续8小时不休息地排雷，杜富国总有使不完的劲儿，总是抢着干，总是冲在最前面。
“你们走，我来扛。”为了让战友们在雷场能够喝上水，杜富国硬是将30余斤的饮用水扛上雷场，全身负重近百斤；
在马嘿雷场，山高坡陡、荆棘密布的丛林也挡不住杜富国无畏的脚步，来回6公里山路，每箱重27。5公斤的弹药箱，杜富国次次都要争着扛两箱；
“你下来，让我上。”队里灯泡坏了，有基本机电知识的杜富国总是当仁不让地揽了下来；
“你让开，让我来。”队里装盛雷弹的沙箱不够用，杜富国挽起袖子一做就是一天……
“你退后，让我来！”浓缩成为了青春的无畏。
“你退后，让我来！”是军人的担当
麻栗坡老山主峰西侧，坝子村的山巅上，57岁的村民盘金良用竹子和木头搭建起了一间简易房屋，用来堆放劳作的工具。
屋后山坡，曾经是一块雷场，如今已是盘金良的耕地所在。
“杜富国就是在这片雷场受伤的。”每每说起这段往事，盘金良总会哽咽。
20__年11月16日，扫雷队的官兵们用“手拉手”方式，趟过已无雷患的雷场，将这片土地交给边疆人民耕种。期待已久的盘金良立即到乡政府农业技术服务中心，领来油菜种子，播撒在这多年未耕的山坡上。
今年，盘金良在山坡上种下了草果，以及一亩多地的南瓜，放养的30多只跑山鸡也快下蛋了。
“可惜他离得太远，不然抓两只鸡给他补补身体。”盘金良的心里多想让杜富国知道，这片土地生机勃勃。
而昔日，云南边境，尽管战火的硝烟早已经消散，但在山脊、沟壑、林地深处，战争遗留的地雷、炮弹、手榴弹等雷患无处不在，许多当地人因为误入雷区导致炸伤、炸残、炸死。
“蚂蚁爬进去，也被炸成粉。”当地人略显夸张的说法，却道出了雷区的危险程度。人人都知道离雷区越远越安全，但却有这样一群人，朝着雷区不断挺进，同雷患面对面，与死神“掰手腕”，杜富国也在其中。
在扫雷队的3年时间里，杜富国的午饭基本在野外吃干粮，没有餐桌，没有热水，没有午休，而这也是每一位排雷战士们的常态。
“大队官兵人均进出雷场700余次，徒步3000多公里，搬运扫雷爆破筒和其他各类扫雷装备物资器10余吨，磨破迷彩服3套、磨坏作战靴5双，扫雷防护服和扫雷靴绝大多数破损。”在杜富国的记忆里，最深的记忆点就是一连串永远不可能忘记的数据。
环境艰苦，咬咬牙能挺过。凶险诡异的雷场是更大的挑战，考验扫雷官兵的毅力和胆量。
在老山地区，地雷和爆炸物种类繁多、交织混埋、辨识难度大。由于布设时间久远、雨水冲刷、山体滑坡等因素影响，造成爆炸物性能改变、位置移动，甚至被植物根须包裹，排雷难度和危险性极大，战士们脚一滑，甚至一块石头滚过，都可能引爆地雷。
走的是阴阳道，过的是鬼门关，拔的是虎口牙，使的是绣花针，每一项都酝酿着危险因素，每一项都在检验着排雷战士。
3年的时间，杜富国排除了2400多枚爆炸物，与“死神”擦肩而过上千次，他不仅没有退缩，还是一次又一次的走进雷场。
原因只有一个，他是个军人。
“是部队为我们培养出这么好的一个儿子。”杜富国受伤，父亲杜俊伤心之外更多的是骄傲，他深深感受到了儿子身上的军人担当。
“你退后，让我来！”正是军人担当之所在。
